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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和

认定，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地理学、文字学、考古学、历史

学、民俗学等各学科专家围绕刻

石相关内容展开讨论，对于采药

昆仑的可能路线、采药季节的选

择、采药昆仑时是否与羌人接触

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等提出各种

观点与解释。秦始皇遣使“采药

昆仑”所采之“药”究竟为何物，也

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汤

惠生先生提出，“这里的药应该是

‘不死药’”，可谓一语中的。那么

这个“不死药”具体指什么呢？笔

者结合古代文献关于“不死药”的

记载及青海得天独厚的昆仑文化

背景，对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

所采之“药”为何物提出几点推

测。

所采之“药”
或为昆仑玉石

屈原《楚辞·涉江》“登昆仑兮

食玉英，吾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

兮齐光”明确讲到了登上昆仑山

吃山上的玉英玉石，可以长生不

老，能与天地同寿、日月齐光。古

人认为，昆仑山是神明安居之所，

同时也是昆仑玉孕育之处，产于

昆仑山玉虚峰、玉珠峰的昆仑玉

被认为是吸取了宇宙之灵气的神

圣之物，自然拥有了长生不老的

象征意义。

在我国的古籍文献中，有关

服食玉石、玉英或玉膏及其衍生

物可长生不老的记载俯拾即是，

《山海经·西山经》中说，“又西北

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上多丹

木 …… 丹 水 出 焉 …… 其 中 多 白

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

帝是食是飨”，这一记载讲了发源

于峚山的丹水向西流入稷泽，水

中有很多白色的玉石，玉膏之源

涌出时是一片沸腾的景象，黄帝

常常服食享用这种玉膏，还用它

来招待宾客。这种玉膏被视为天

地精华，吃了可长寿飞升，黄帝也

因此被认为可能是因为吃了玉膏

而乘龙登天。诸如此类的记载还

有：《史记·封禅书》中，汉武帝“于

未央宫以铜作承露盘，仙人掌擎

玉杯，以取云表之露，拟和玉屑，

服以求仙”，通过手托玉杯的仙人

来承接高空云层中的露水，准备

把露水和玉屑混合在一起，服用

后以祈求成仙；《三国志・魏志・

卫觊传》中“昔汉武信求神仙之

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

立仙掌以承高露”的记载，印证了

这一史实；《神农本草经》也把玉

列为上等药材，称其“味甘平。无

毒，主五藏百病，柔筋强骨，安魂

魄，长肌肉，益气，久服耐寒暑，不

饥渴，不老神仙”，能使筋骨柔韧

强健，安定精神魂魄，促进肌肉生

长，增补元气，长期服用可以延缓

衰老、成为神仙，这为吃玉能够长

生不老的说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河图玉版》记载“少室山，其上有

白玉膏，一服即仙也”，嵩山上有

一种白色的玉膏，吃了就能修炼

成仙；《十洲记》曰“瀛洲有玉膏如

酒，名曰玉醴，饮数升辄醉，令人

长生”，讲的是瀛洲有一种玉膏，

质地像酒，喝了能让人长生不老；

《博物志》中说“名山大川，孔穴相

内，和气所出，则生石脂、玉膏，食

之不死”，是说山川间孔洞与洞穴

相互贯通，孕育出的石脂与玉膏，

吃了就能长生不死。

“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

玉”，除了文献记载，吃玉以求长

生不老在我国由来已久，周天子

斋 戒 时 ，玉 府 都 会 为 其 提 供 玉

食。郑玄注解称玉是阳气的精华

中最纯粹的部分，吃玉或玉制的

物 品 可 以 抵 御 水 气 对 人 体 的 侵

害，可见当时吃玉就被认为能借

助玉的“阳精”延年益寿，从而达

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此外，陕西西安出土的尚方

四神博局镜上刻有“渴饮玉泉饥

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

为国保”，是说口渴了就喝玉泉

水，能让人的寿命像金属和石头

一样长久、坚固，既美好又安康；

传世文物“赵诩子产印信”上有

“饮玉英，饮醴泉，服名药，就神

仙”的文字，说的是“吃玉的精华

或玉制成的汁液，饮用甘美的仙

泉，服用有名的仙药，就能趋近或

成为神仙”，这些都印证了吃玉求

长生的观念已渗透到当时的社会

文化中。由此，青海尕日塘秦刻

石记载的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

方士前往昆仑山采摘的长生不老

药，其中一种可能就是青海昆仑

山所独有的昆仑玉。

所采之“药”
或为昆仑山植物

生 活 在 原 始 社 会 的 古 代 先

民，多以打猎或采集为生，日常接

触最多、关注最多的便是自然界

生长的植物，从神农尝百草到先

民对枸杞、灵芝等的发现，无不印

证着昆仑山植物对于先民社会生

产生活的影响与改变。自然，寻

求长生不老药也会从生长在昆仑

山，先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植物

开始。

长生不老的植物以树为主要

代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有

“开明西有凤皇、鸾鸟……开明北

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

死树”的记载，郭璞注释说这里的

不死树就是长生不老树；《大荒南

经》中有“（云雨之山）有赤石焉，

生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

药”的文字，是说云雨山上有红色

的石头，石头上生长着一种叫栾

的树木，黄色的树干、红色的枝

条、青色的叶子，众帝都到这里来

采取药材；《神异经·南荒经》载大

荒灵木“三千岁作华，九千岁作

实”，张华注称“言复见后实熟者，

寿一万二千岁”，吃了这树后结的

果实，就能获得一万两千

岁 的 寿 命 ；《博 物 志》有

“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

之乃寿”的说法，这些吃

了 其 果 实 可 以 长 寿 的 树

木，无一例外都生长在高

山之上。

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根茎叶

草类植物也不在少数，《山海经·

中 山 经》有“ 大騩之 山 …… 有 草

焉，其状如蓍而毛，青华而白实，

其 名 曰 ，服 之 不 夭 ，可 以 为 腹

病”的记述；《神农本草经》中记载

了很多关于长生不老类的植物，

如蒲黄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经常

吃青芝、赤芝、黄芝等芝类也可以

延年益寿；李少君吃了安期生给

的枣得以长寿；《神仙传》中仙人

吃了松脂耳也长生不老 ；《拾遗

记》记载，炎帝神农捡拾红色神雀

叼着的九穗禾苗种出的谷物也能

让人虽年老却不会死亡。

诸如此类的记载表明，这类

长生不老的仙药皆来自于高山上

的植物，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

“保持长生不死，更是昆仑上最大

的要求，他们采集神奇的草木，用

了疏圃的池水和四大川神泉，制

成不死的药剂”，生长在昆仑山上

的植物都被赋予了长生不老的属

性。因此，青海尕日塘秦刻石文

字记载的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

方士前往昆仑山所采摘的长生不

老药，另一种可能就是生长在昆

仑山上的植物。

“不死药”
无法实现长生不老

受限于认知体系与能力的不

足，先民无法对其周围发生的一

切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尤其是

对“生命衰老与死亡”这一自然生

命规律缺乏科学认知，他们对于

死亡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因而

不断寻找能够推迟死亡或者“不

死”的方法，以祈求长生不老。当

他们被死亡的恐惧攫住时，延长

寿命成了最迫切的渴望，便想通

过一切办法和手段来达到这一目

的。

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追求，

也并非仅仅有尕日塘秦刻石中记

载的一例，其派人寻找长生不老

药的行为也连续发生。《史记》卷

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十二

月，更名腊曰嘉平。”裴骃《集解》

引：“始皇闻谣歌而问其故，父老

具对此仙人之谣歌，劝帝求长生

之术。于是始皇欣然，乃有寻仙

之志，因改腊曰‘嘉平’。”正因为

秦始皇相信了歌谣，才会派人去

求仙人的长生不老之药，便也就

有了“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

不死之药”的记载，并与青海尕日

塘秦刻石上的采药昆仑记载相印

证。

然而，世上哪里真有什么“不

死之药”，当命运垂青，古人凭借

“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韧劲，即便

找到玉石、灵芝、枸杞等当时民众

认定的长生不老药，也无法达到

所谓的“长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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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通天河，多数人因名著《西游记》

熟知其名，书中“灵感大王祭童”“老鼋翻

经”的经典桥段，皆以通天河为场景。而现

实中的通天河，是长江上游的主干源流。

沱沱河与当曲汇流后，四百余公里河道横

贯玉树草原，境内称通天河，流出巴塘谷口

后始称金沙江。在藏语中，整条长江自古

统称“折曲”，意为母牦牛河；汉籍古史曾记

为“犛牛河”，元明之后，通天河之名广为流

传。地处高原交通要道的独特区位，让这

条江河不仅是地理水系，更是承载文明流

转的千年古道。

世人心目中，青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候

严酷，绝非农耕沃土。可鲜为人知的是，通

天河上游的“长江第一田”，正是长江流域

农耕文明的古老源头。这片隐匿于江源高

地的田地，打破了高海拔无法深耕的固有

认知，为整个长江流域的农耕文脉埋下最

初的种子。“长江第一田”坐落于长江第一

湾南岸的山坳之间，一江之隔、一山之距，

便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水土气象。百余米的

海拔落差、背风向阳的山谷地貌，让这片土

地植被丰茂、水草润泽，自成高寒江源一方

难得的农耕沃土。

抬头望去，田地上方的巍峨山巅，相传

留存着苏毗女儿国王

室宫殿遗址，相关遗存

尚未开展正式考古发

掘。当地世代相传，这

片河谷沃土最早的耕

耘者或许是苏毗先民，

不少文史研究者推测

这里曾是苏毗王室管

控的农田。史籍记载，

苏毗并非单纯依靠游

牧的部族，境内很早就

发展农耕生产，江源这

片稀缺的宜耕谷地，具

备早期开垦耕作的条

件。

当 地 长 者 驻 足 田

间 地 埂 ，为 众 人 讲 述

“长江第一田”的农耕

往事与文明渊源。他

说：在旧时代，河谷耕地是部落头人最为珍

视的私有资产，寸土不废、岁岁耕种。这片

土地曾是高原珍贵的青稞耕地，是世代先

民赖以生存的农耕根基。此刻，举目四望，

通天河水缓缓东流，河畔低洼湿地土质肥

沃、青草遍野，隐约可见荒废已久的古田基

遗迹。

长者着重谈及“二牛抬杠”。这种源自

西汉的中原农耕方式，也是古代高原农耕

的“匠心黑科技”。先民最初以刀耕火种、

粗放撒种为生，而中原“二牛抬杠”的传入，

让“长江第一田”正式迈入精耕细作。不同

于多数文明顺流传播的规律，这套成熟的

中原农耕技术，逆流而上传入江源高地，印

证了江河互通、文明互鉴的传播力量。山

河地貌不可迁移，文明根脉不可断绝。“长

江第一田”是长江上游先民突破高寒桎梏、

改造自然、耕耘沃土的鲜活印记。先民不

畏高海拔的严苛环境，在绝境中拓荒耕种、

生生不息。这份坚韧的农耕精神，如同种

子一般，顺着通天河一路向东，播撒至万里

长江流域，见证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延续、繁

盛。

纵观华夏大地，黄河、澜沧江皆有古农

耕遗迹，但唯有“长江第一田”，立足超高海

拔的江源腹地，开创了高原农耕的历史先

河，是名副其实的华夏高海拔农耕文明第

一地标。

农耕，是镌刻在中国人血脉深处的文

化 基 因 ，是 中 华 文 明 绵 延 不 绝 的 生 命 根

基。考古实证，一万多年前，长江下游先民

驯化野生稻、开启人工栽培；新石器时代，

青藏高原上的青稞种植已然萌芽。在藏族

的创世神话中，猕猴与岩魔女的后代，依托

青稞种子繁衍生息，延续高原文脉。从古

至今，华夏民族对农耕文明始终心怀敬畏

与虔诚。藏族传统节庆的切玛盒，以麦穗、

糌粑、青稞花供奉祈福，祈愿五谷丰登、岁

岁安康；上古商王朝以占卜问“受年”，预判

农收丰歉；秦始皇泰山封禅，手捧稷麦敬告

天地；沈括著就《梦溪笔谈》，于阡陌垄亩间

参悟天道精微。高原农事则更显神圣，播

种、收割皆要择日择时，仪式庄重、心怀感

恩，长江上下游，农耕文化一脉相承、同根

同源。

以“长江第一田”为界，向上数公里，高

寒气候彻底阻断农耕可能，这里便是高原

耕种的天然临界点。自此往下，通天河两

岸形成亦牧亦农、农牧共生的独特生产模

式，山间放牧、河谷耕耘，先民因地制宜、顺

应自然，处处呈现富足安稳的高原生活图

景。

中华农耕文明的智慧，藏于千年迭代

的耕作技艺之中。先秦先民改良盐碱土

地、首创套种技术，实现“一岁再获”的丰产

突破；隋唐开创水上架田的耕种巧思；西汉

耧车、先秦铁犁、都江堰与郑国渠水利工

程，层层迭代、代代精进。当世界诸多文明

仍停留在抛荒轮种、靠天温饱的原始阶段，

华夏农耕早已凭借精耕细作、因地制宜的

智慧，实现文明的稳定延续与生生不息。

中原先进的施肥改土、田间管护技术逆流

传入高原，弥补了高海拔农作物品类单一

的 短 板 ，极 大 推 动 了 江 源 农 耕 的 发 展 进

步。农耕文明从不是掠夺自然的野蛮生

长，而是埋头耕耘、顺势而为的坚守，是愚

公移山、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凝视这片

荒芜却厚重的长江第一田，令人心生敬畏

与沉思。它被时光闲置，却绝不应该被遗

忘。这片沃土承载着先民千年耕耘的艰

辛，镌刻着华夏农耕文明最初的模样，是值

得世代守护的文明圭臬。

回望千年岁月，春播细雨、夏沐清风、

秋收麦浪、冬藏丰年，二牛抬杠深耕沃土、

布谷声声唤醒春耕。岁岁耕耘、年年收获，

高原先民与江南百姓，隔万里山河却同心

同源，以虔诚躬耕致敬土地，以谦卑之心顺

应自然，以感恩之情接纳馈赠。万里长江，

源起高原、终归沧海。从通天河畔的高寒

荒原，到江南水乡的阡陌良田，一脉江水贯

通 南 北 ，千 年 农 耕 滋 养 华 夏 。“ 长 江 第 一

田”，是华夏农耕文明的源头坐标，更是民

族坚韧、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

农耕文明的高原地标

□阿 琼 嘎玛求开

“长江第一田”：

苏毗王室城堡“囊宗”（云端的城堡）遗址。
文扎 供图

莽昆仑。 邹小庆 摄

长江第一湾。 王十梅 摄


